
2022年11月20日，袁学慧在《琵琶语》的演出。图：可乐体创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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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在台港人

香港剧场人在台湾：粤语，政治，血脉，标签⋯⋯我们怎样moving
on？

对台湾人来讲，“我们是外来人，是胡人”，粤语是母语，也是自己作为“异族”所用的语言。

香港大离散 风物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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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不辨此身，如何安身立命？” 
 引子 


“剧场是会成长的艺术，”黄晓晖记得，第一次接触戏剧是16岁。他在新界围村巷弄长大，顽皮的他曾被称为“问

题儿童”，社工却留意到他爱写东西，找他参加社区中心的话剧演出，帮忙编剧，他意外走进表演艺术的世界。后

来更选读香港演艺学院，参与不同剧团制作。“每场演出都是不一样的”，晓晖说。剧场令演员与观众的交流只存

在于特定时间与空间，创作者得到观众回馈后，再做出思考与回应：“所以剧场，其实就是大家一齐慢慢成长的艺

术。”

十多年过去，晓晖仍然钟情戏剧，做演员也做导演，又从香港来到台湾。他受了戏剧的启发，也想用戏剧感动别

人。2020年来到台湾后，“异乡人”的生活令他觉得只有戏剧才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保留语言，并讲好故事。

而一路之上，他又在台湾遇到几位同样来自香港的剧场人，共组“隔离岛剧团”，先后已在台完成四出制作，每出

都至少一场广东话场。而其中两出的原创剧本，更分获当年度的台北文学奖、台大文学奖⋯⋯

香港、台湾两地虽然隔海，但剧场界交流自1990年代一直发生。台湾诗人、导演鸿鸿亦是剧场导演与编

剧，他观察香港、台湾两地剧场界的交流持续三十余载，而近两三年，确实有更多香港剧场人来台。虽然

尚需时日，才能看出这班香港戏剧人对台湾剧场及观众的更清晰的影响，但鸿鸿看来，台湾剧场界是欢迎

香港艺术家参与的：“可能我们都觉得有点责任，当香港没办法发出声音的时候，台湾其实要提供这个机会

才对。”

2020年港区国安法通过后，香港经历大离散，尽管移民数字尚无正式统计，但据政府统计处人口统计或报

税表数目，估约至少30万人已迁离香港。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艺术家。据香港剧作家暨戏剧导演、2020-

2022年度香港艺术发展局民选委员甄拔涛观察，近年由于大环境变化，香港剧场界无论导演、编剧、演

员、还是后台技术人员，各个岗位、大小剧团都有人选择离开，实际人数虽难以统计，但以他所知，较多

人的落脚处是英国或台湾。

至于为何离开？香港剧场界九成人是自由业，在不同剧团间游走，剧团则多依赖资助运作。甄拔涛认为即

使国安法通过，剧场界所受影响尚算不大，剧场人若离开香港，主因还是生活等方面感到不自由。相较其

他国家，甄拔涛观察到不少同行选择台湾为目的地，也许“始终剧场会受制于语言。”但他也厘清，艺术并

不是“说些不让说的话”，所以虽然留下的人自然会避开红线，而其实空间也很广阔，“大家都在摸索方法，

开阔想像空间。”

这样的背景下，在台湾确实活跃著一众香港剧场人，包括隔离岛剧团但还有更多，他们带著各自的故事走

进台湾的舞台，异地生活、创作、表演，会与在香港有怎样的不同？可以在不说广东话的地方照样用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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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出“香港故事”？台湾观众的触动点有何不同？2019社会运动会成为“香港故事”被接受的标签？这不同最

终又如何与这班在台香港戏剧人的理想与探索互动？我们寻访了这个群落中的一些人，三个故事，试图明

白其中的坚持与转身，回望与前行。

舞台剧作家郑国伟。摄：陈焯𪸩/端传媒

A 郑国伟：粤语遇见的墙，与审查无形手 


若200年后，用粤语讲“香港”两字会被消音⋯⋯ 


郑国伟生于1970年代香港，成长于影视百花齐放的八九十年代，并在25岁时见证香港主权移交。在香港

剧场界度过三十载后，他于2020年底以专业移民的方式来到台湾，并于2021年中取得身份证。他选择落

户台中，觉得这里不似台北多雨，也没有台南、高雄般炙热，天气有点像香港。

去年3月，正在家里写剧本的郑国伟接到一通电话，听筒里竟也讲广东话——是台湾“阮剧团”行政人员，问

他可有兴趣参演剧目《皇都电姬》。“我第一时间就说自己‘讲中文会出事’，对方却说‘讲广东话’，那便没问



兴趣参演剧 都 姬 说 会 说 那

题，马上答应”，郑国伟笑道。

后来看到剧本，他才发现这是音乐剧，还要一边打架一边唱很多歌！“原来好大镬（好大祸）！”他亦发现

该剧故事是藉台湾推行国语、打压方言的年代，来想像香港未来粤语消失之际，作品意在探讨母语消逝与

寻找自我，他觉得有趣，联想起关于香港很多小学生已不讲广东话的报导。

《皇都电姬》由台湾“阮剧团”与香港“剧场空间”合作，2022版本与此前2020版不同，例如香港相关剧情

设定在200年后，用广东话讲“香港”两字会被消音。郑国伟饰演的Mark哥（台译小马哥）在戏中寻找自己

身份，角色原型来自经典港产片《英雄本色》。

两地这次合作更采用双导演，由香港戏剧导演余振球执导台湾部分，台湾导演汪兆谦则导演香港部分。这

样安排是因剧团希望导演各以第三者角度，客观重组异地故事，带出不同诠释。汪兆谦不谙广东话，郑国

伟打趣道：“所以我讲错或忘词他都不会知道，但若整出戏偏离了，他是能感觉到的。”

排演过程有一点令他颇意外的是，因剧团基地在嘉义，会为演员提供住宿，整整一个月郑国伟就在嘉义专

注排戏。这种待遇在香港，“可能要大师从外国回来才有，没想到可以发生在我身上。”郑国伟也发现，在

台湾演员薪水通常分为排练费和演出费，香港则通常报酬一笔过。

郑国伟，香港舞台剧作家，偶任演员。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擅长家庭伦理故事，写实而充满黑色幽默，作品有

《最后晚餐》、《好日子》等，二十余年来屡获嘉奖。作品在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等地巡演，至今演出超过百

场。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120586354811676


郑国伟参演剧目《皇都电姬》。图：2022阮剧团X剧场空间《皇都电姬》演出剧照

可转译的，不可转译的⋯⋯ 


台港两边的家庭伦理颇为相似，例如父权、家暴或性骚扰，但台湾的戏剧处

理对此或较含蓄：“他们会讲，台湾也有这些事情发生，不过在戏里讲这件

事的，不那么多、不那么直接，不会拿出来爆到六国大封相（什么料都爆出

来）。”

其实郑国伟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写剧本，台湾新生剧团邀请他任常驻编剧，2022年10月中还在台北为他的

著名旧作《好日子》举行了读剧会。《好日子》是郑国伟“暴裂家庭”系列第三出剧目，刻划家庭伦理之荒

诞，故事写在妹妹出嫁前夕，母女三人闺房互诉心声，岂料意外揭穿彼此秘密，红事更可能变成白事。此

剧于2019年获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剧本”提名。

读剧中，郑国伟先把文本转译为国语，却让他感觉很“翻译剧”。围读几次后，饰演妈妈的演员提议，情绪

激动时可夹杂些台语。郑国伟同意，也更明确知道目前的他确是写不出一个台湾地道的剧本：“始终剧本要

反映生活，我还未能拿捏到台湾人的语言问题。”

反过来，也有一些广东话无法转译成国语的字眼。剧中一个角色想要辩解说：“我去叫鸡（嫖妓）系有原

因”，随即遭反驳：“你攞正牌咁嘅意思？”郑国伟说，原来台湾人无法理解“攞正牌”意为“明正言顺”，但他

们也实在想不到合适的替代词，唯有改成直白说“明正言顺”。郑国伟才发现广东话里一些很形象化又带挖

苦意味的词语对国语是译不过来的。

《好日子》关乎家庭伦理，郑国伟通过这次合作发觉台港两边的家庭伦理颇为相似，例如父权，女性在家

总处于被领导的位置，且可能涉及家暴、性骚扰，但台湾的戏剧处理对此或较含蓄：“他们都会讲，台湾也

有这些事情发生，不过在戏里面讲这件事的，不那么多、不那么直接，不会拿出来爆到六国大封相（什么

料都爆出来）。”

台湾观众与演员都觉得来自香港的《好日子》有新鲜感。郑国伟也留意到香港创作在风格与题材上如何有



别于台湾：“香港的作品，节奏会明快些，探讨问题会更尖锐一点，可能真是因为香港人或香港问题多一

些，哈哈。”

去到哪里都一样 


在台湾生活两年，郑国伟继续创作，但首选还是会将剧本回流香港演出。他虽近期回港，但仍形容出走全

因自己硬颈（固执），对已损坏而无法修复的香港没有留恋。但这“出走”可会彻底？“我发现我坐在桌前要

写些什么的时候，心中已经在做自我审查。这很不爽，我觉得好可惜：啊原来自己已经在做（自我审查）

这件事。”

他记得曾经一次，自己写的一出剧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前准备演出，又因疫情延后，正式演出时已是国安法

实施之后。剧团艺术总监便跟郑国伟说，若我们演你的版本，“剧团大大小小该会一同坐牢，你会想修改一

下剧本吗？”郑国伟想到剧团上下都是朋友，没有为创作自由而令他们身陷险境的理由，于是答允修改敏感

情节及对白——多是2019、2020年社会运动里对警察使用武力的描写。

而即使来到台湾，既然剧本还是让香港剧团演出，他仍然必须诘问自己：会否害到其他人、令剧团做不下

去？“所以其实到最后发现，我去到哪里都还是一样。”

“我发现我坐在桌前要写些什么的时候，心中已经在做自我审查。这很不

爽，我觉得好可惜。”



戏曲演员袁学慧。摄：陈焯𪸩/端传媒

B 袁学慧：哼一曲《昭君出塞》，异邦人段落 


“对这里的台湾人来讲，我们是外来人，我们是胡。”粤语是她的母语，也

是她作为“异族”所用的语言。

2019年前已离港的袁学慧，出走原因与郑国伟不同，却在台湾创作路上与之相遇。袁学慧生于1990年代

草根家庭，自小娱乐就是看古典文学、神话故事，以及公仔箱（电视机）里的花花世界。深夜时段，电视

台转播筹款晚会的粤曲表演，年幼的袁学慧定睛看著，觉得那样讲故事的方法很是动人。

14岁第一次跟朋友来台湾，就是为看明华园剧团的歌仔戏《超炫白蛇传》。剧中一幕“水漫金山”让她眼界

大开：演员被钢丝吊高、台北消防车来洒水制造戏剧效果，“这样都行，还有甚么不行？”及后，15岁的她

在香港八和粤剧学院学习粤曲与京剧，也曾只身赴南京与苏州学昆曲。

五年前，袁学慧选择来台湾艺术大学读研究所，因觉得这里新旧兼融的环境较成熟，也有创作空间。香港

虽也有资源支持戏曲发展，但主要支持投影、AR等Art and Technology的创作；而袁学慧希望尝试跨剧

种实验创作，与科技不甚相干。可曾考虑过大陆？她说没有，主要是碍于大陆院团制度，非戏剧学校出身

难以进入院团，但以她所知，大陆小剧场其实颇精致、丰富，只是与传统戏剧交集甚少。

“以为台湾人与香港人很近，样子都差不多，但其实内里处事或生活习惯、

用字等很多东西不一样。”

2022年11月，她终于如愿在台创作了第一部自编自演实验剧《琵琶语》，郑国伟也是协力编剧。他们尝

试将多种语言与剧种揉合，既唱粤曲昆曲，也有京剧念白，兼具现代戏剧的对话。这是她首度尝试自编自

演，借昭君出塞讲述迁徙的状态与情绪，进一步谈及身份认同。



移台五年间，香港命途也逢巨变，袁学慧说：“香港发生这么多事的时候，我很想做一件事排解心情，我哼

曲，哼得最多的不知为何就是《昭君出塞》。它可能属于一个好远的时空，但隐隐有些东西与我有共鸣。”

《昭君出塞》也是她最早学会的粤曲之一，离家在外令她不期然想起：“我今独抱／琵琶望／尽把哀音诉，

叹息别故乡——”她唱罢即笑言：“其实等于我们会哼my little airport的歌，不过是这个长些、难哼些。”

袁学慧在剧中饰演王昭君之女栾提云（云儿），穿胡服，挽弓搭箭，不羁如野马；国光剧团陈美兰应邀饰

演王昭君，汉服不改，与琵琶为伴，凄凉若飘霜。成长于大漠的云儿，不愿听从匈奴单于之命嫁予同族，

反想到中原一窥究竟，却触碰到母亲王昭君的心结，母女二人展开一场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思辩。

2022年9月9日，台北，袁学慧在采排。摄：陈焯𪸩/端传媒

“回去？” 


离开香港来到异地，身边的人可能认为你还是香港人；在香港的却又或觉

得，你已移民了，去当英国人、台湾人、美国人。“卡在中间的这个身份，

到底他们面对些什么？”



到底他们面对些什么？

昭君和亲不到三年，单于逝世，昭君向汉室请疏返回中原，却换来汉成帝“从胡俗”的命令，改嫁已逝单于

的长子。只能继续留在大漠的她，抱琵琶遥望汉室。当听见云儿欲嫁往中原，王昭君极力反对，因为她知

道独在异邦的滋味。母女对答间，王昭君将异邦人的命题带出：“人若不辨此身，如何安身立命？”

袁学慧五年前只身离港，在台生活遇到很多文化冲击：“以为台湾人与香港人很近，样子都差不多，但其实

内里处事或生活习惯、用字等很多东西不一样。”她知道一些移民可能会选择留在香港人圈子，就如以前移

民美加、但只在唐人街生活的部分港人，“这些人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会否也有身份认同问题？”

剧中，云儿胡汉混血，会讲匈奴语，也会讲汉语。而演出时匈奴语以粤语表达：“我们现在不是写实，是虚

构语境。对这里的台湾人来讲，我们是外来人，我们是胡。”粤语是她的母语，也是她作为“异族”所用的语

言。

匈奴王与朝臣商议是否要让云儿赴中原和亲，和议者形容是让她“嫁回去”。云儿生长于大漠，无法理解“回

去”的意思，但仅凭这二字，就透露了在一些匈奴人眼中，云儿终究不属于此地。讽刺的是，从汉室远嫁大

漠的王昭君却对云儿说：“你终究是胡人。”

袁学慧提出移民衍生的身份认同议题，是跨世代的，且不仅是以前的、今天的香港移民，台湾也有相似历

史：“譬如国共内战之后外省第二代，或以前日治时代的‘湾生’，即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他们回到日本，

也需面临身份认同问题。”

离开香港来到异地，身边的人可能认为你还是香港人；在香港的却又或觉得，你已移民了，去当英国人、

台湾人、美国人。“卡在中间的这个身份，到底他们面对些什么？”

云儿明白了，在母亲眼里自己也是一个胡人，是一个“他者”，但并未放弃沟通。她反过来想打破胡汉之

分，让母亲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是什么汉人也不是什么胡人，我只不过是你的女儿栾提云！”

她学戏，香港没有戏校，她便被形容为不是“科班出身”；或当她一个人走

到他乡，会被视为“外人”。“如此则每个人都活在一个label之下，你就

不是一个个体。”

最终，王昭君选择放手，尽管己身命运不由自主，还是想看到云儿能主宰她自己的命运。云儿别过母亲，

孤身上路，最终目的地可能是中原，也可能是其他地方，剧中并未明示。风霜之中，云儿唱一曲〈塞外



吟〉：“一阵阵胡笳声响，一缕缕孤烟迷惘，伤心不忍回头望，惊心不敢向前往，马上凄凉，马下凄凉，烦

把哀音寄我爹娘——”

云儿走出舞台，袁学慧回到了眼前。自年少学戏，她的生活圈多接触是长辈，常会尝试理解师长想法。她

觉得两代人之间需要和而不同，而非往对方身上贴标签，“走过对方走过的一段路，你才会明白他们的感

受。”怎样令王昭君与云儿互相理解？袁学慧认为这是她处理剧本时最难的部分。

不只母女，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袁学慧也不想被标签窒碍沟通。好比她学戏，香港没有戏校，她便

被形容为不是“科班出身”；或当她一个人走到他乡，会被视为“外人”。不同族群也会被定型，仿佛“香港

人”就如何、“台湾人”就如何⋯⋯“如此则每个人都活在一个lable之下，你就不是一个个体。”

2022年11月20日，袁学慧在《琵琶语》的演出。图：可乐体创制提供

“我想拯救我笔下所有的人物” 


“没有离开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其实有没有hope？” 




去年11月《琵琶语》两场演出，台湾戏曲中心小展演厅座无虚席。袁学慧开心的是台湾观众看得到她细微

的心思，而香港观众则感抚慰，向她诉说自己也有这样的离散经验。“这次剧场跟以往的performance不

一样，我不是抱著要表现自己、或要表演些什么的心态，更多是用这套戏跟大家分享一些很个人、很

emotional的感受。”

袁学慧记得，过去数月剧本一直改到第六稿才定稿。虽然找来了擅写家庭伦理、设计对话的郑国伟，但因

此剧涉及的语言以至剧种非常多，不谙戏曲与国语的郑国伟也只好从旁协助。

袁学慧形容，创作过程就是在合作中不停争论：“看戏剧，很多东西散落在文本，观众自己去找这些线索，

好像看小说；但是戏曲需要唱，所以我们需要堆叠，所以有时舍弃了一些舞台剧里（铺排）的脉络，这两

件事情一直在寻求平衡。”

她又提到，现代戏剧常见的“对话”，原来在戏曲里非常少有，“戏曲很少是两个人的思辩，跟西方概念很不

同。东方美学重抒情，重留白，不是很仔细的逻辑或写实，它是写意的。”

除了戏曲与剧场的融合，两个同样离乡背井的创作人对离家这件事同样感伤，但对于是否仍存有希望则有

些许分别。“没有离开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其实有没有hope？好似王昭君，最后是不是只能‘唉也无

架喇，变不到架喇’？我不想，我想拯救我笔下所有的人物。”袁学慧道。

《琵琶语》中，“服饰与语言拉开了与观众的距离，形成他者的存在，而机

场广播暗示著移民与流动意象。”——剧评人林慧真

当时戏剧顾问施如芳看过整排后，建议袁学慧要将这套戏与她本人有更强的连系，要站在袁学慧自己的立

足点，从个人看到一个族群，再去贯穿古今。“所以我在最后一稿就加了第一场，大家见到我出来讲了那两

通电话，以及有机场广播，还有就是最后那段拖著行李箱和机场广播。”

同样来自香港、现为台大访问学人的黎智丰，则在剧评中提出一种想像，想像云儿经历危难与风霜之后改

变旅途的终点，摆脱在胡汉之间的摇摆，“莫为汉宫人，不作胡地妾，那最终应该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我

想栾提云的离开还只是自主过程的开端。”

袁学慧演活了栾提云，但栾提云有自己的路要走，袁学慧也有袁学慧的路。她记得中秋节前夕大家一齐排

戏后，所有人都赶著回家。袁学慧不急，“那种回家不是从这里回到淡水那种家，而是南下回妈妈的家，回

老家。然后我就想，我其实挂念些什么？”



她问自己是否挂念“回家”，答案却是犹豫的。幼年时父母离异，她独自来台，父母又各自成家，若回香港

她很可能住在外婆家。“所谓挂念‘回家’，我也不过是拖著行李暂居一处，所以不是place的问题，重点是

人。”

疫情期间数年，袁学慧都没有回过香港。挂念香港时袁学慧说是大围火车站外的街道，那是她住过的地

方，还有中上环的旧舖，因她一家人都很喜欢穿梭横街窄巷找出大孖酱园、大同饼家等老店。“有些东西你

觉得是自有永有的，但不是的，历史正大力的翻书。”袁学慧觉得唯一可做的，就是尽量去记住和实践香港

给自己的，“例如香港人的效率、做事态度、粤语。”

抑或味觉，“我在台湾没吃过一个像样的叉烧，这是我最大的乡愁！”而戏中，也有云儿辞别昭君那幕，昭

君送她一个锦袋，云儿打开只见装著小米与马奶。昭君说知道云儿爱吃小米粥，而马奶是怕她离开塞外就

喝不到。

“迁徙是历史，会再来，我们怎样面对与moving on？我们这部戏英文名叫Ｍoving On With Lute

Song。其实重点是怎样向前走，而云儿最终也是on the way。”

“所谓挂念‘回家’，我也不过是拖著行李暂居一处，所以不是place的问

题，重点是人。” “我们怎样moving on？实重点是怎样向前走，而云儿

最终也是on the way。”



隔离岛剧团，(左起)Elaine、姜丽明、黄晓晖、刘绍基。摄：陈焯𪸩/端传媒

C 隔离岛剧团：是香港的，也不只香港的 


“我们应该要保留一个血脉，用粤语去创作戏剧。” 


不同于香港剧场人个体参与在台创作，隔离岛剧团却是四个香港剧场人在台组成，他们都在2019年前后来

台，2022年的台北艺穗节，他们以全粤语演出了写实剧《修锁》，讲述一对情侣在狭小新居中经历的无名

怪事。

四人中编剧姜丽明是80后香港人，本来是中学教师，雨伞运动后辞去教席，2017年来台修读戏剧系硕

士，2021年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修锁》剧本缘起于雨伞运动发生的2014年，她留意到香港买楼租

楼昂贵，不同阶层间弥漫抑压气氛，开始思考自己所在的这座城市。在台读书时她把自己这篇小说改编成

剧本，获得了第22届台大文学奖剧本组首奖，也令“隔离岛剧团”的艺术总监刘绍基来找她，副团长兼导演

黄晓晖修改剧本，又再添加怪诞邻居以及新移民角色，以更呈现香港社会的构成。

刘绍基与黄晓晖都是香港剧场人，刘绍基是2018来台读书进修编剧，2019年后目睹香港变化，令他自觉

“香港人”身份更加强烈；而黄晓晖是2021年乘香港移民潮决定举家来台，希望寻找一片容得下创作自由的

土地。二人聚头后决定在台湾组一个剧团，“我们应该要保留一个血脉，用粤语去创作戏剧。”此外，剧团

还包括香港人艺术行政Elaine、演员阿溢及一名台籍港人团长，可谓全港人班底。

在《修锁》前，隔离岛剧团过往两次演出均设广东话专场，反响很好，于是《修锁》尝试七场演出全用广

东话，最终入座率达九成三。演出后的问卷调查中，有台湾观众表示自己喜欢粤语，其中一位更说：“台湾

也需要香港年轻人来灌注新的观点。请代为转达那些年轻人，在台湾，继续说香港的故事，继续创作，跟

我们对话。”

住屋条件不理想、家人不理解，情侣争执，隔离岛相信两地观众都会有共鸣，但他们也观察到其中的些微

差异，例如狭窄空间令台湾观众感觉很压迫难受，反观香港观众却觉得压迫感还可以更强。而剧中用到示

威现场为背景声音，并未明确指涉是哪场运动，结果台湾观众会联想到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香港观众



威现场为背景声音，并未明确指涉是哪场运动，结果台湾观众会联想到 年香港反修例运动；香港观众

虽也可能有这样的联想，但重点却不会落在运动本身，而是这些细节所形塑的2019年后香港低气压总体环

境。

“台湾也需要香港年轻人来灌注新的观点。请代为转达那些年轻人，在台

湾，继续说香港的故事，继续创作，跟我们对话。”

2022年11月22日，新北市，隔离岛剧团的读剧会，溢、黄晓晖、茜利妹在读庄梅岩的《留守太平间》。摄：陈焯𪸩/端传媒

不要用政治来label香港创作 


但刘绍基也不希望令台湾观众觉得，香港人演的剧就一定跟政治相关。他记得去年中隔离岛在台北演出他

编剧的作品《半生瓜》，透过母女对话带出照顾者压力的社会问题。便有台湾观众形容不像是香港戏，因

不带抗争色彩，“可能他们接触到所有在台湾的香港团体都在做抗争相关内容，也不难理解，这么难得来到

一个可以自由创作的地方，当然会想做一些香港做不到的事情，台湾的观众可能就此会划上等号，但其实

情况不是这样。”



刘绍基续说：“（台湾观众）会不会（对香港创作人）有标签，或者会有，但相信看完我们的作品后不会

有。像《修锁》这样虽然有香港政治背景，但我们希望回到故事本身，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在back up，而

不单是为政治发声。”

“（台湾观众）会不会（对香港创作人）有标签，或者会有，但相信看完我

们的作品后不会有。我们希望回到故事本身，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在back

up，而不单是为政治发声。”

隔离岛成立一年，已交出四部制作。去年11月的《留守太平间》读剧会，剧本出自香港剧作名家庄梅岩。

剧团希望将香港的好剧本带给台湾观众，也期待与台湾编剧合作。刘绍基说：“隔离岛不是只讲香港的东

西，要在台湾落地生根，要找人合作、crossover，让大家各自发挥特色。”

经历波折，剧团于去年10月终于在桃园成功立案，主要关卡是要找到台湾籍团长及团址，行政文件往来也

花了些时间。任艺术总监的刘绍基表示，正式立案意味著剧团可以申请不同县市的资助，例如早前桃园的

国际移民日，艺术团体可透过新住民相关创作申请资助，不过该年度的报名期已过。但这样会被台湾同行

视为“抢资源”？刘绍基说只盼隔离岛可以做出有水准的演出，让台湾观众看到兼具信息与故事性的剧目，

真正与台湾观众交流，但最希望做的，仍是保存粤语戏剧，将粤语戏剧栽种在不同的土壤，期待生根，再

开花。



诗人鸿鸿。摄：陈焯𪸩/端传媒

舞台另一端：台湾观众，从香港剧场理解自身的历史 


“没有经历过戒严年代的他们，反而是借著香港的新闻，再来经历他们父母

那一辈经历的那个传说中的年代。”

香港剧场人在台湾持续创作与演出，参与在地文艺场景，探索语言与身份问题，而舞台另一端的台湾观众

又如何感受？香港社会运动转入式微后，初期一些香港创作的作品中，绝望、压抑情绪遍布；其在台湾的

接受，也承接了关注香港状况的台湾人的认知。

鸿鸿觉得，因社运而思考香港命运的香港作品，其实跟台湾社会及年轻人正在思考的转型正义议题非常接

近。自从2018年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成立，很多文件公开，民间出现许多倡议与讨论以及学界研究，相关

艺术作品也持续涌现：“台湾关于白色恐怖的剧场演出这两三年可谓一出接一出。”

鸿鸿形容甚至有种感觉是：过去在台湾发生的事，现在正在香港发生，“彼此间联系感是很强的，所以讲到

香港议题，很多台湾读者和观众都很有感受，可能有种移情作用。”例如来台香港艺术家冯程程于2022年8

月在台演出的《万里寻亲记》，也是在讲两地连结；前文所述《皇都电姬》也是“试图把台湾受压迫的历

史，跟现在的香港做连结。”

鸿鸿提到自己是经历过戒严年代的人，但“我现在教的学生就没有经历过戒严年代，可是他们反而是借著香

港的新闻，再来经历他们父母那一辈经历的那个传说中的年代。”



跨域表演艺术研究硕士生皓宁。摄：陈焯𪸩/端传媒

“她拿著12颗石头出来的时候，我就哭了⋯⋯那种难过虽然钝钝的，但会隐

隐作痛，会一直提醒你，这件事情还在发生，某个地方的人还在受苦。”

不到30岁的皓宁，正是鸿鸿口中生于解严后的这代台湾人。她是跨域表演艺术研究硕士生，关注以白色恐

怖为基底讲述族群压迫的表演艺术。2022年夏香港剧场人冯程程的《万里寻亲记》在台北演出，皓宁很为

关注，一方面香港议题是她感兴趣的，另一方面正如鸿鸿所说，是香港发生的事令皓宁回过头看台湾曾经

发生过的白色恐怖那段历史。

《万里寻亲记》讲在台湾寻父的故事，寻得的五位父亲中，一位是曾被关在绿岛、被判刑12年的白色恐怖

政治受难者陈钦生。而冯程程在剧中表示，父亲多年前曾想过到台湾去，结果却选择了当时“不那么政治

化”的香港。

“她拿著12颗石头出来的时候，我就哭了。”皓宁忆起剧中这幕。她从新闻得知“12港人”事件，而她从小就

知道台澎海峡是“黑水沟”，尝试横越的船只十之八九会沉没。对比新闻片段，皓宁觉得剧场能让人有安全

距离，去了解现实发生的事，而且较不容易麻木。而剧场讲故事的方法也最能启发思考：“你会不知不觉被

打开多元的想法。那种难过虽然钝钝的，但会隐隐作痛，会一直提醒你，这件事情还在发生，某个地方的

人还在受苦。”

https://zh.wikipedia.org/zh-tw/12%E6%B8%AF%E4%BA%BA%E6%A1%88

